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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出来后，我本该回国。
可已经染上赌瘾的我又回到了电玩

城工作，并相继认识了多名电诈、洗钱团
伙成员，日渐堕落。

2022年初，常来赌博的张老板找到
我，希望将一笔资金转回国内。我知道，
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他想转移赃款。转
移资金需要洗钱，我作为介绍人也有佣
金，况且此时，我已与当地负责洗钱的黄
某关系紧密，于是便应承下来。

当日，张老板首笔3万元顺利转回国
内。可次日，接收这笔资金的银行卡却被
银行冻结了。

国内警方发现了？我感到惶恐。
黄某却对此习以为常，她要求我提供

新的银行卡，为张老板后续转账做准备。
此后，我指挥3名同乡好友办理了8

张银行卡，并以每张银行卡过账1万元给
付200元酬金的形式向同乡们表示感谢，
同时，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要求妻子
在资金到账的第一时间取款，并按照指定
账号打款。

事情很顺利，这些银行卡日均过账数
十万元，我们的收入也很可观。

2022年5月，情况突变，其中一名同
乡的一张银行卡在走账时突然被冻结，数
十万元资金无法流动。当晚，盛怒的黄某
要求我赔偿，我拒绝后，其将我吊在窗台
上，指挥4名打手轮流用钢管、甩棍殴打
我，打了大概半个小时，打手们开始在房
内吸毒，然后，又轮流对我暴打，整整一
夜，我被折磨得浑身是血。

“我受不了了，只想活下去。”次日清
晨，我在电话中对妻子说。她立即向黄某
支付了赔偿金，我才得以活命。

两次死里逃生，我认清了当地的形
势。为了不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我萌生
了回国的想法。但我受了伤要治疗，钱也
没攒下多少，更害怕回去面对法律的制裁。

此后一年，我与家人保持联系，得知
协助我办理银行卡的3名好友和妻子取钱
打款一事已被公安机关查明。同时，乌市
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杨志虎与我取得联系，对我开展政策宣
讲，鼓励我回国自首。5月28日，经过再
三考虑，身体康复的我在杨志虎、安徽潜
山警方合力劝说下，向海关部门自首。

（法治日报）

自首男子亲述缅甸洗钱经历——

子弹飞过头皮，被吊窗台暴打一夜
8月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

(新市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区，“吱”的一声，房门被推开，自
缅甸被劝返的犯罪嫌疑人李亮(化名)戴着手铐走了进来。

2022年4月，受害人张某报案称被裸聊敲诈勒索26万余
元。经调查资金流向，乌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侦大队
民警抓获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4名犯罪嫌疑人。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陈某供述上线系其隐于境外的丈夫李
亮。

经过民警长达1年的政策宣传，2023年5月28日，犯罪嫌
疑人李亮自行前往海关自首。7月26日，其被民警押解至乌市。

面对记者，李亮讲述了他在缅甸惊心动魄的遭遇，以下是他
的自述：

我之所以去缅甸，要从认识老肖说起。
2018年，我的体育用品店因经营不善入不敷出，同时我因

扩充生意而背负的10万元贷款到期。多方压力下，我对资金的
需求十分急切。

同年4月，我听朋友说有位经济实力不凡的肖姓老板回乡，
急于赚钱的我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托朋友结识了肖老板。接触
中，我发现他不但戴名表、开豪车，还十分大方、乐于助人，这让
我心生敬意。眼看还款日期临近，我向肖老板表达了想随其挣
钱的想法。

缅甸，这是肖老板向我描绘的
发财地。他说那边百业待兴，钱很
好挣，还向我出示了往来缅甸的边
防证件，称自己就是在当地做生意
才赚得盆满钵满。

我心动了，于是和肖老板沟通
好行程细节后，便带着70元，从老
家安徽省坐火车前往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等候肖老
板安排偷渡。在该县居住的两天
内，一位餐馆老板与我闲聊时透
露：“常常听到境外传来枪声，听说
那边很危险。”

这番话让我开始犹豫。两天
后，肖老板开着豪车来找我，我向
他求证餐馆老板所述的真实性，他
说：“别听他们胡说，我就在缅甸发
财，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我打消了疑虑。事后想起来，
那时的我错失了最后一次悬崖勒
马的机会。

当日傍晚，我被要求关闭手机，
乘坐摩托车进入密林，在林间兜兜
转转1个小时后，到了一条河边。

“过了河，就是缅甸。”摩托车
司机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我提
着行李下车，看到一艘皮划艇从河
道内疾速驶来。艇内已坐了5人，
除了驾驶员，其他4人都带着行李，
风尘仆仆的样子。

“还好，有伴。”踏上皮划艇，我
在心里安慰自己。

深夜，我们到了河对岸，看到
一辆面包车等在那里。上车后，前
排两名大汉手中的匕首寒光闪闪，
我和其他人默默坐好，谁也不敢说
话。

面包车在缅甸掸邦东部第四
特区首府小勐拉市的一家赌场门
前停了下来，将我踹下车后，面包
车疾驰而去。不多时，迷茫的我看
到从赌场内出来的肖老板，他安排
我在赌场入住，并带我小赌了几
把。

人到中年，若非亲眼所见，我
难以想象赌场装修会如此豪华、资
金交易量如此庞大，我很快就沉迷
在这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了。

此后多日，我与肖老板在赌场流连忘返，日夜不分。到第
5天上午，赌场经理带着打手找到我，称肖老板输了一大笔钱，
欠下巨额高利贷，他已逃离，并将我抵押给了赌场。

换句话说，我被卖了。
此时悔意涌上心头，我却别无他法。赌场要求我当服务

员，以工资抵债。为了避免挨打，我只得在落魄和惊慌中开始
工作。此后半年，我在赌场当“经纪人”(指为赌场招揽客人并
从中抽取分红者)，帮零售店打零工，除了还债，还攒了些钱。
但那时的我已染上赌瘾，很快，不多的积蓄被我在赌桌上挥霍
一空。

慢慢地，我越来越觉得钱不够花，想回国的愿望逐渐减
弱。为了挣钱满足赌博和享受的欲望，2019年，我在小勐拉市
某电玩城当起了“经纪人”。

小勐拉市的电玩城绝大多数是赌博场所。我只需招揽赌
客，并引诱他们掏钱赌博，便可获得一日200元人民币的工资。

起初，这份工资勉强可以满足我的开销，可随着我的赌博
资金越来越大，我不得不寻找更多挣钱的门路。

2020年初，我在电玩城结识了阿健。
同样享受物欲生活的阿健邀请我为公司寻找银行卡，1张给

我1000元。我在当地对电信网络诈骗耳濡目染，自然明白他要
我找银行卡是为诈骗集团洗钱。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同意了。

次日，我们来到小勐拉市一处大门紧闭的院子前，拎着行
李走进去，一排平房前，有五六个端着冲锋枪的武装人员盯着
我们，同时，身后的铁门被关闭了。

我感觉不对，但黑洞洞的枪口指过来，我只能硬着头皮跟
阿健走进一间办公室，一名中年女性正弯着腰，向办公桌前的
头目祈求道：“再宽限两天吧，我实在没钱了。”头目冷冷地哼了
一声，拿起桌上的电棍，对着她打去，她随即惨叫一声，身体僵
直，摔在了地上。其他打手随即将她拖进了旁边房间。

“砰”的一声，房门关闭，我的心也随之一震。随后，我和阿
健被没收了手机和行李，在头目的逼迫和监视下向朋友打电话
借银行卡。当晚，一起诈骗得手时，我们借到了两张银行卡，正
好用来走账。共4.5万元的诈骗金额是两个诈骗团伙协作的成
果，这笔钱分作1.5万元、3万元分别打款，但由于阿健不小心
错报卡号，导致本该给头目的3万元被转进了另一团伙账号
内，且对方拒绝退款，这可惹恼了头目。

深夜，阿健被打手拉到隔壁房间，我听到棍棒打在肉上的
“噗噗”声和阿健发出的惨叫声。接着，头目用枪押着我上车，
车开到一处楼房前，他用枪指着我的头说：“吞了3万元的团伙
就在楼上，你去要钱！”

别无他法，我只得硬着头皮走进楼内，低声恳求对方退款，
可对方却嫌我啰唆，拔出了腰间的手枪，瞬间，枪声在我头顶炸
响，我感觉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过，顿时遍体生寒。

真开枪了！我慌不择路地跑下楼，只听到身后有人高声叫
喊，为了保命，我只得躲进头目的车。

钱是要不回来了。返回后，头目要求我与阿健赔偿损失。
阿健的腰已经被打出一圈瘀青，我受了枪声惊吓，魂不守舍。万
般无奈下，阿健借朋友的车抵押给了头目，我们才被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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